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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自清寫《理想的白話文)) CD ，提出三項理想的白話文標準:

1.文章原則上應該是說話式的白話，但需加上一番去蕪存菁的洗鍊工夫。

2. 白話文以“上口"或“不上口"為好壞的尺度，上口的gp昕謂“說話中間有這樣說法

的"，也就是“純粹"。

3. 文言成分可入白話，但只限那些在口語已通用的詞語和成語。

朱自清數十年來一直被認為是新文學運動的一代宗師;他的學問見識，他的儒雅謙

沖，都加重他文章的說服力，使他在學術界和文化界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。可惜《理想

的白話文》內有些論點，不免胎人以片面和淺陋之譏。

文詞需加洗鍊以求精粹，一艘來說，古今中外的作家莫不贊同;即使有些痕漫扳和

靈感誠的人士在寫作時不避砂石，也不會反對文章的字字珠磯。可是， 以“說話中閱有

這樣說法的"為理想白話文的大前提，就很有商榷的餘地了。

一自到底的說話式文章，當然有其純模光潔的美;但白描一道，如白開水，即使諒

出高山清泉，喝得多時，也嫌之味。

關於朱氏昕提上口的問題，事實上辭旬的上口與否很難姐範。對知識份于是土口之

言，對切肉賣菜的人可能是佑屈聲牙之語。反過來說也是一樣。

朱自清在文中舉出徐志摩昕寫《我昕知道的康橋》的一些句于，闡述他的“上口不

上口"原則。他說徐文的;“這襄頭上有清蔭，闢下有美草"和“你抵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

木想像那一流清淺"這些話中，“清薩"“美草"“想像那一流清淺"都屬不土口之例，直是不

土口，就是不純，甚至是蛙帥的白話文。誠然，徐志摩下筆直口跑野馬，“我昕知道的康

橋"一文的遣詞用字確有不盡善之處，但檢出上面數語入以不上口之罪而間接貶抑徐氏

之昕長，則似乎有欠公允。@至於朱自清將“你抵擋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

淺"改為“你抵能沿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清淺的河流九更是點金成鐵，化酒成水之

例。
朱自清緊抓“上口九目的是要貢澈他的“誰除這些文言成分，使自話文純粹"的主

@ 朱文流傳甚廣，在許多文集選集中都有刊載。另一篇(( {我昕知道的康橋}讀法指導》情形

也相若;後者有一部分直接採自《理想的白話文》。

@朱自清批評徐志摩文字的話，有一些十分正確;本文著重提出的，是他的偏頗之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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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。他認為非將文言成分斬殺淨盡就無以立立好的白話文。他這種非上帝~p 魔鬼的想

法，黑白彰然，是非中j然，英氣十分盛烈，在文學革命波瀾掏湧的前後，自然合乎當時

人的口味，這原不足為怪。不過今天我們若仍以他所倡的“理想白話文"為理想的現代中

文，那只證明我們結向老矮而不長向高大，比起力喊“把線裝書通通丟進毛廁里"的前衛

薇，或流涕宣告“誓死保存國粹"的衛道跤，更見愚陋和蒙昧。

朱氏昕提“不上口"的另一根攘，就是他認為文章不但要用眼睛“閱九“還要出聲或

不出聲地愈下去，同時聽自己出聲或不出聲地念。"他叉說，“讀者念與聽昕依攘的標準

是白話，必讀文字中昕用的字眼與語調都是白話的，他才覺得順遁詞和，起一種快感。"

現代人並不取消某些背誦或朗誦，但以一般閱讀來說，上面第一處引文今天看來是最不

足為訓的閱讀法。每逢看書必需借重口念的人，顯然尚停留在三字經“口而誦，心而雄"

的階段。這樣的人在現代世界，即使他苦苦地“朝於斯，夕於斯九也勢難把書念好一一

不要說土研究蹺，說算普遍大學也很有問題。

至於“j頤適調和"，那就很有音樂性的意味。在中文，最“j頤適調和"的是用文言寫的

律詩而不是白話文，不管後者多“純粹"。說句似諧實莊的話，吽化子的《蓮花落》加江

湖郎中的《揚頭歌》都比朱自清的《理想白話文》更上口。

說到“字眼與語調都是自話"才有“快感"一事，朱自清的提法明顯是十分片面征。連

精通程度也達不到的文字當然引不起任何快感，但即使文字同樣優美，引起的L;毒或不

快常會因人而異。《聖經》、《四書》、《資本論》和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;;都能引起

快感或不快;這問題在乎讀者本身，不在乎書內文字是否“上口"。

朱文用比喻說，在不稱身或不稱身分令人起不快之感。話本身不錯，但取之表示寫

文章必需用“上口的"口語則未必。如果我們說文章如服飾，那麼明智的做法應該是:在

輕鬆的場合以輕鬆出之，在莊重的場合ø莊重出之。在宴會上穿垣褲拖木屐一事，和披

禮服參加遠足旅行一樣，都是不倫不類，荒謬可笑的。在詩意的抒情文內一定要作者明

白如話、力避文言，這實在是無聊和不智之舉。當想像的銀翹在翱翔，它昕御的風絕不

只限那雖模實而欠華采的口語白話。

朱氏<< (我昕知道的康橋)讀法指導》一文可以看為是《理想的白話文》的續篇。

在該文中作者多加了“這時候春光已是鰻爛在人間，更不煩殷勤問訊"這例旬，順便又批

評徐志摩的“不上口"白話文。@朱自清建議在徐句後加土個“了"字，藉此蚱除“詞曲的

調于"而使句于較為“純粹"。這一著雖未至點金成鐵，但可算點金成銀。“了"字是一條

不大光采的小尾巴，雖微帶嬌俏，但-，_jJ割切時理宜不吝刀剪。

此外，朱自清對徐志摩“彷彿朝來人們的祈禱，參差的聲入天聽"以及“對著這冉冉

漸窮的金光"這兩旬，也提出異議，說“窮"字意乃“遮蔽"，是及物動詞，在缺乏賓語的

句中根本無法站住。他建議用“沒"、“送"、“消"或“隱"任何一個作代替。不錯，“窮"字

一般少用作不及物動詞，但也非組對不可用。陶潛“歸去來辭"的“景聽聽以將入"一句

@ “更不煩殷勤間訊"一語在蔣復璁、果實秋合騙的《徐志摩全集》內作“更不頸鹿勤悶訊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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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，“聽聽"可以作不及物動詞解釋，表示“漸睛"之意，而事實上，徐志摩那兩句話，看

樣子正是脫胎於陶公之文。“窮"字不但包含“沒"、“送"、“消"、“隱"的涵義，更加土色

彩逐步轉化而由光入暗的步步推移過程，實在是一個非常妥貼的字眼。或有人說，“聽"

字說夕陽還可，說“朝來"的景色就有問題，因為早晨的天光，是由暗而明，不是由明而

睛。當然，從這方面立諦，批評似乎也有道理，但若從上帝居幽暗之昕這一觀點考慮，

徐志摩就無可非議。@徐文昕說“人們的祈禱"，是指基督教徒的祈禱，以西方對上帝的

觀念衡之，是完全合理的。

若按朱自清的批改文章法來對付《我昕知道的康橋)) ，徐志摩這篇膳炙人口的佳

作，就連殘膏膜覆，也不留幾滴了。

說到朱自清自己:他昕寫的抒情文，若以他捏倡的“理想"標準衡量，可算不合規

格。舉《線》一篇為例:“我若能裁你以為帶，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;她必能臨風飄

舉了。我若能把你以為眼，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;她必明眸善睞了。"其中“裁你以為

帶"、“臨風飄舉"、“把你以為眼"“明眸善睞"等文言成分，叉何嘗能上口?奇怪的是朱

自清只著意悔改他人的文章而忘記了自己正犯著同樣的毛病;但毛病二字，只是按《理

想的白話文》而言，其實將文言成分適當地融入白話，何病之有?朱自清本人筆下的美

文多篇，自二十年代起雄視文壇，至今仍傅誦不衰;若非他融合了文言入白話，豆豆怕不

克臻此。

白話與文言，並非兩個五不通間的獨立王國;二者雖各擁疆土，但邊界並不分明。

白話之不可以完全揖除文言成分，正如為人子者不可以絕對否認父母。白話若沒有光榮

的文言傳統作滋捕，勢必“營養不良"。白開水式的白話若再加上惡性歐化，就如壞血病

人在臉上漫塗黑白與七彩，得出來的是個粵劇的“大花面"。文言的成分，在寫景抒情的

文字，或在典雅莊重的篇章，顯得尤其重要。探擷文言入白話以求美、求權、求雅、求

精，自是可行之道，且是至足稱許的藝術創造;反之，若以一紙權威，限定白話文中只

可用旺定的成語，這會黨息白話的生機，是真正的開倒車了。

朱自清在藝術土稱道白描，頗嫌富艷，有相當明顯的純粹派 (purist) 傾向; ((理想

的白話文》是他這種藝術觀的表現，但該文背後的指導思想，不論朱氏自覺與否，無提

是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之初搗靠的文學革命理論。胡民從他標榜的“八不主義"概括成了“四

條"，其中第二句“話怎麼說，就怎麼說"變成了以後白開水式白話的禍根，使早期的新

文學作家多受其害;說得遠一點，黃遵憲的“我手寫我口"也難辭其咎。可幸白話文並沒

有停滯不前，經過了六十年的滄桑，在不少風吹雨打中，當日的白話已發展壯大成為今

天的現代中文，它在不少名家筆下，已脫離了幼稚粗陋的困揖;它配融涯了文言的精

粹，叉適度吸取了外來的影響，足能圓熟地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感情，無遠弗屆地負起傳

播溝通的重任，成為世界上一種極富彈性和充漏活力的文字。

@ 基督教聖經的舊約全書內，不少地方提到上帝居於幽暗之處; 3月j王記上第八章12筒是其中一

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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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自清的理想白話文如今已頗不理想。從發展的趨勢和成就可見，現代中文是多樣

化的;要是提到理想的高層，大眾傳播方面的語言，應該較近明白如話的標準;在莊巖

典雅的場合，文言色彩自然加深加強;而一位文學語言昕表現的，應該不是面目可惜的

文白夾雜，而是有機組合的文白交融;不是難以卒讀、不堪入目的惡性歐化，而是余光

中及其他作者，近年來昕推許的，那種可以琨跟上口，且姿致清新的歐而化之。

但今天的理想並非永遠的理想，甚至也可能不是明天的理想。一個活的文字，其詞

彙、句法、文法等，都會因時而異，依勢而變;說不定甚麼時候隨星際交通在太空間囑

達無阻之後，就有疾如電火的各種科學、文化交流，那時我們文字的理想模式，會有甚

麼變化，則未可知了。


